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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加坡是东盟区域内重要的经济体,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的主要成员国之一。 高度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新加坡深度嵌入全球和

区域价值链体系,国际投资和贸易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新加坡参与国

际生产分工的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本文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在新的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分解框架下对新加坡的价值链活动和上下游主要经济体进行了测算和分析。
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高度活跃,并主要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价值链。 投

资相关 ＧＶＣ活动主要通过上下游均为跨国公司的生产模式进行,但跨国公司与本地

企业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正在逐步加深。 新加坡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相对集中,上游

经济体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和日韩地区,下游经济体则主要包括中国、东盟和其他

ＲＣＥＰ 成员国,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探究新加坡价值链活

动的特征及其上下游关系,对于了解 ＲＣＥＰ 协议下东南亚区域价值链的发展,优化中

国与新加坡在 ＲＣＥＰ 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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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２年 １月 １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正式生效。 随着 ＲＣＥＰ 的逐步落实,
区域内要素流通将更加畅通、贸易投资将更加自由便利,会大大推动区域内产业链合作。 东盟区域

成为吸引跨国投资的主要地区,贸易和投资开放水平显著提升。 ＲＣＥＰ 的生效确定了以区域化为

·９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思想引领与行动”(１８ＺＤＡ１２９)；国家自科

基金面上项目“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核算与中国经济双循环研究”(７２１７３１３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

新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庄芮,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郭雪凡,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

链研究院博士生；祝坤福,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基础的新全球化趋势,对后疫情时代 ＲＣＥＰ 成员国经济的迅速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作为东

盟重要的成员国,是 ＲＣＥＰ 的主要成员国之一。 截至目前,新加坡已经签署了 ３０个自由贸易协定、
４０多个投资保护协定和 ８０多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探究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参与全球价值

链的情况,对东南亚区域治理结构的整体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新加坡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推动本国产品出口,参与国际市场分

工与合作,高度融入全球价值链(ＧＶＣ)体系。 “东盟＋３”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３ Ｍａｃ-
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ＭＲＯ)发布的 ２０１９年度《“东盟＋３”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指出,“２０１９
年新加坡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约为 ６０％,是‘１０＋３’经济体中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最深的国家”①。
新加坡通过积极推进对外贸易、投资的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一环。 受限于国土面积,新加坡

的经济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十分发达,经济极端依赖对外贸易。 据世界银

行统计,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新加坡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与此同时,新加坡凭借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稳定的营商环境以及亲商政策,吸引了超过 ７５０ 家外国企业在新加坡国内设立区域总部,尤
其是在电子、半导体和化工领域。 ２０２０年,新加坡引进 １７２ 亿新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电子制造

和化工产业分别占 ３７.７％和 ２４％。 新加坡对本地制造业企业的大力扶持,促进了本国内外资企业

合作生产的产业链模式发展。 随着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日益重要,新加坡正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这一过程中,ＲＣＥＰ 的签订使得新加坡政府能够进一步加强联通性,以把握

企业供应链重新布局所带来的机会,不断沿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
跨境投资活动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衡量新加坡投资相关 ＧＶＣ 活动对

探究其价值链发展状况有重要意义。 现行的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普遍以增加值贸易为核心,主要

关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全球价值链活动,无法对新加坡参与价值链活动的主要方式即跨境投资相

关的价值链活动进行识别。 本文利用王直(Ｗａｎｇ ２０２１)等的生产分解框架②,对新加坡境内与投资

相关 ＧＶＣ活动和贸易相关 ＧＶＣ活动的不同部分进行识别,进而分析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要

价值链类型,并通过探究新加坡上下游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主要行业的价值链活动结构,展望新加

坡未来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向。 在理论层面,本文丰富了对新加坡生产活动的分析方法,明
确了新加坡境内投资相关价值链活动的 ３个组成部分,在一个统一框架下对贸易和投资的上下游

关系进行了分析;在实践层面,本文总结了新加坡进出口产品和贸易伙伴情况,指出了其经济发展

的主要支撑,为新加坡政府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制定对外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二、新加坡经济发展模式和主要特点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的匮乏,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极端依赖对外贸易和外来资本。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岛国,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限制了其依靠自身内需发展经济,政府充分利用了

本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港口优势,制定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政策,依靠高度发达的对外贸易,
促使本国经济迅速崛起,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逐渐增强③。 与此同时,为了改变依赖转口贸易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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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经济结构,实行经济多元化发展,新加坡制定了优越的外资引进政策,包括与本国资本享受同

等待遇,税务方面的投资优惠和金融支持等。 这些举措使得大量外国资本进入新加坡并在其国内

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张晓涛通过研究新加坡半导体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路径,总
结出新加坡半导体产业通过进行功能整合和区位选择,从以高度依赖跨国企业为主导逐渐转变形

成以本地企业为重点的产业创新生产模式的经验。① 胡石其发现,新加坡以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带

动全国贸易发展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改变了新加坡依赖转口贸易的单一的经济结构,推动了产业结

构的升级和优化。② 因此,跨国公司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外国

直接投资(ＦＤＩ)在新加坡对外经济往来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新加坡高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以电子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

为例,欧美和日韩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在新加坡境内投资建厂,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式的工业体系,建
立起新加坡在该行业独特的竞争优势和全球领先地位。 而亚太区域内部“东亚生产、欧美消费”的
生产模式(如图 １所示)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新加坡更加接近于区域价值链的上游,承
担研发或核心零部件生产等中高端环节,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装配环节交由周边相对位于下游的

经济体(如中国和东盟内其他经济体)完成,并最终出口到欧美等全球价值链上游经济体及世界各

地。 但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很容易受到贸易伙伴国和全球经济波动的

影响。③ 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和全球价值链的再调整导致东盟制造业趋向低端

化、边缘化方向,在 ＲＣＥＰ 框架下,推动区域价值链的共建和重构以及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

端攀升是未来的发展方向。④ 新加坡作为全球化时代产业链互补策略的受益者⑤,为了充分把握

价值链重新布局带来的机遇,更加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周边经济体之间的联通性,在东南亚区域价值

链体系中确立其竞争优势,吸引跨国公司投资。
中国和新加坡作为彼此重要的合作伙伴,ＲＣＥＰ 的签署将为中新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新

两国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庞大的需求市场使得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

企业最倾向的投资和贸易地之一。⑥ ９０年代以来,中新两国贸易总体上保持了快速稳定增长⑦,中
国与新加坡之间的经济合作水平高于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⑧。 中新双边贸易主要以基于垂直分工

的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新加坡上下游产业存在明显的带动作用。⑨ 从 １９９７ 年起,
中国已超过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海外投资国。〇10 新加坡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和与中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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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长期联系,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中新经贸相互促进的机制①,而 ＲＣＥＰ 的签署将进

一步提升亚太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为中新合作赋予新的动能。

图 １ ＲＣＥＰ区域价值链体系

总体来看,现阶段对新加坡参与全球和区域价值链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对新加坡对外贸易和

投资的研究比较集中于利用基础贸易和投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尚未有对新加坡在全球价值链时

代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进行的深入探讨。 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缺口,即利用区分内外资企

业的国际投入产出表(ＩＣＩＯ表),将新加坡的生产活动分解为 ５ 个部分,来探究新加坡的价值链活

动、价值链类型和上下游关系,并进一步对新加坡的代表性产业进行分析,从而为其在 ＲＣＥＰ 背景

下的经济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三、模型方法与数据

当生产要素或隐含生产要素的产品出于生产目的跨越国界时,该价值增值的过程将被视为
ＧＶＣ活动。 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是其中一种主要形式。 本文利用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全球多区域投

入产出模型,将全部生产活动分解为纯国内价值链活动、传统最终品贸易价值链活动、纯贸易全球

价值链活动、纯投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贸易投资双相关的全球价值链活动。

·２９·

① Ｓａｗ Ｓｗｅｅ－Ｈｏｃｋ,“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ａｗ Ｓｗｅｅ －Ｈｏｃｋ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Ｗｏｎｇ
(ｅｄｓ.),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１－
３０; Ｌｉｕ Ｈ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Ｔ Ｙ,“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ｄ－ｌｅｖｅｌ Ｃａｄ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ＲＲＡＴＵ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３６,(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２; Ｌｉｕ Ｈ, Ｘ Ｆ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ｍ 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Ｅｎｇ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６６, Ｎｏ. １(２０２０), ｐｐ. ２１９－２４１.



表 １ 区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国际投入产出表

    产出
投入    

中间使用

地区 １ 地区 ２ … 地区 Ｇ

Ｄ Ｆ Ｄ Ｆ … Ｄ Ｆ

最终使用

地区 １ 地区 ２ … 地区 Ｇ
总产出

中
间
投
入

地区
１

地区
２

⋮

地区
Ｇ

Ｄ Ｚ１１ＤＤ Ｚ１１ＤＦ Ｚ１２ＤＤ Ｚ１２ＤＦ … Ｚ１ＧＤＤ Ｚ１ＧＤＦ Ｙ１１Ｄ Ｙ１２Ｄ … Ｙ１ＧＤ Ｘ１Ｄ
Ｆ Ｚ１１ＦＤ Ｚ１１ＦＦ Ｚ１２ＦＤ Ｚ１２ＦＦ … Ｚ１ＧＦＤ Ｚ１ＧＦＦ Ｙ１１Ｆ Ｙ１２Ｆ … Ｙ１ＧＦ Ｘ１Ｆ
Ｄ Ｚ２１ＤＤ Ｚ２１ＤＦ Ｚ２２ＤＤ Ｚ２２ＤＦ … Ｚ２ＧＤＤ Ｚ２ＧＤＦ Ｙ２１Ｄ Ｙ２２Ｄ … Ｙ２ＧＤ Ｘ２Ｄ
Ｆ Ｚ２１ＦＤ Ｚ２１ＦＦ Ｚ２２ＦＤ Ｚ２２ＦＦ … Ｚ２ＧＦＤ Ｚ２ＧＦＦ Ｙ２１Ｆ Ｙ２２Ｆ … Ｙ２ＧＦ Ｘ２Ｆ

⋮ ⋮ ⋮ ⋮ ⋱ ⋮ ⋮ ⋮ ⋮ ⋱ ⋮ ⋮

Ｄ ＺＧ１ＤＤ ＺＧ１ＤＦ ＺＧ２ＤＤ ＺＧ２ＤＦ … ＺＧＧＤＤ ＺＧＧＤＦ ＹＧ１Ｄ ＹＧ２Ｄ … ＹＧＧＤ ＸＧＤ
Ｆ ＺＧ１ＦＤ ＺＧ１ＦＦ ＺＧ２ＦＤ ＺＧ２ＦＦ … ＺＧＧＦＤ ＺＧＧＦＦ ＹＧ１Ｆ ＹＧ２Ｆ … ＹＧＧＦ ＸＧＦ

增加值 ＶＡ１Ｄ ＶＡ１Ｆ ＶＡ２Ｄ ＶＡ２Ｆ … ＶＡＧＤ ＶＡＧＦ
总投入 ( Ｘ１Ｄ )’ ( Ｘ１Ｆ )’ ( Ｘ２Ｄ )’ ( Ｘ２Ｆ )’ … ( ＸＧＤ )’ ( ＸＧＦ )’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①,上标表示国家或地区,下标表示企业所有制性质,区分为内资企业 Ｄ
和外资企业 Ｆ。 假设全球共有 Ｇ个国家或地区,每个国家或地区包含 Ｎ 个行业(见表 １)。 Ｘ(２ＧＮ
×１)是各经济体的总产出列向量,其中 ＸｓＦ (Ｎ×１)为 ｓ 国(地区)外资企业的产出向量;Ｚ(２ＧＮ×
２ＧＮ)是中间流量矩阵,其中 ＺｓｒＤＦ (Ｎ×Ｎ)为 ｓ国(地区)内资企业的中间品产出被用于 ｒ国外资企业

生产中的中间投入矩阵;Ｙ(２ＧＮ×Ｇ)是最终使用矩阵,其中 ＹｓｒＦ (Ｎ×１)为 ｓ国(地区)外资企业的最

终产出被 ｒ国用于满足最终需求的最终产出向量;ＶＡ(１×２ＧＮ)是增加值向量,其中 ＶＡｓＤ (１×Ｎ)和
ＶＡｓＦ (１×Ｎ)分别为 ｓ国(地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增加值向量。 本文参照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２１)纳入

国家企业所有权信息的分解框架,同时衡量与贸易有关的和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 ＧＶＣ活动。
本文利用 Ｗａｎｇ等的生产分解框架,通过对生产活动按照前向产业关联的再分解,我们可以将

ＧＤＰ 分解为纯国内价值链、传统最终品贸易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其中全球价值链可以进一步分

为纯贸易相关 ＧＶＣ、纯投资相关 ＧＶＣ、贸易和投资双相关 ＧＶＣ。
  ＶＡ＝ Ｖ^Ｘ＝ Ｖ^ＢＹ ＝ Ｖ^Ｄ ＬＹＬＤ}

纯国内价值链
(１)Ｖ_Ｄ

＋ Ｖ^Ｄ ＬＹＥＤ}

传统贸易价值链
(２)Ｖ_ＲＴ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非ＧＶＣ活动

＋Ｖ^Ｄ ＬＡＥ ＢＹＤüþ ýï ï ï ï

贸易相关ＧＶＣ
(３)Ｖ_ＧＶＣＴ

＋ Ｖ^Ｄ ＬＹＦ}

上游为内资的ＧＶＣ
(４.１)Ｖ_ＧＶＣＩ_ＤＦ

＋ Ｖ^Ｆ ＬＹＤ}

上游为外资的ＧＶＣ
(４.２)Ｖ_ＧＶＣＩ_ＦＤ

＋ Ｖ^Ｆ ＬＹＦ}

上下游都为外资的ＧＶＣ
(４.３)Ｖ_ＧＶＣＩ_ＦＦ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投资相关ＧＶＣ
(４)Ｖ_ＧＶＣＩ

(１)

＋Ｖ^Ｄ ＬＡＥ ＢＹＦ＋Ｖ^Ｆ ＬＡＥ ＢＹ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贸易与投资双相关ＧＶＣ
(５)Ｖ_ＧＶＣＴＩ

其中, Ｖ ＝ ＶＡＸ^ －１ 为增加值系数向量,＾表示向量的对角化操作。 Ａ ＝ ＺＸ^ －１ 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２ＧＮ×２ＧＮ),其中 Ａｉｊ ＝ Ｚ ｉｊ / Ｘ^ ｊ( ｉ,ｊ ＝ １,２,…,Ｇ) ,表示经济体 ｊ每单位产出所直接消耗的经济体 ｉ的
中间投入。 Ｌ ＝ ( Ｉ － ＡＬ) －１ 是国内的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逆矩阵,反映一国国内的产业关联,其中 ＡＬ 是以每个经

济体的国内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组成的 Ａ 对角子矩阵,表示全球各国的国内中间投入系数矩阵;ＡＥ

·３９·

① 表中横行标识为供给方,纵列标识为使用方,在上下标中前面标识为供给方,后面标识为使用方。 上标表
示向量转置处理。



是矩阵 Ａ相应的非对角子矩阵,表示进口中间投入系数矩阵;全球的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逆矩阵 Ｂ ＝ ( Ｉ －
Ａ) －１ ,反映国际的产业关联关系,Ｌｅｏｎｔｉｅｆ经典方程为 Ｘ ＝ＢＹ,其中 Ｂ ｉｊ (２Ｎ×２Ｎ)表示经济体 ｊ各部

门生产额外一单位最终产品对经济体 ｉ各部门总产出的完全需求量。 ＹＤ和 ＹＦ分别为内资企业和外

资企业的最终需求向量, ＹＬＤ 和 ＹＥＤ 分别为内资企业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产出和用于最终出口的产

出。 公式(１)中,Ｖ_Ｄ表示纯国内生产中的增加值,Ｖ_ＲＴ 表示最终产品贸易中的增加值,Ｖ_ＧＶＣ
表示 ＧＶＣ活动中隐含的增加值。 而 ＧＶＣ 活动中的 Ｖ_ＧＶＣＴ,Ｖ_ＧＶＣＩ,Ｖ_ＧＶＣＴＩ 分别表示仅与贸

易相关的 ＧＶＣ、仅与投资相关的 ＧＶＣ、贸易和投资双相关 ＧＶＣ 活动中隐含的增加值。 其中投资

ＧＶＣ包含了跨国公司价值链(Ｖ_ＧＶＣＩ_ＦＦ)、跨国公司在上游的联合价值链(Ｖ_ＧＶＣＩ_ＦＤ)和跨国

公司在下游的联合价值链(Ｖ_ＧＶＣＩ_ＤＦ)。
根据上述公式(１)以及相关分析,一国的增加值分解框架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考虑跨国投资的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分解框架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发布的应用型跨国公司国际投入产出

(ＡＭＮＥ－ＩＣＩＯ)数据库①中区分内外资企业的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的 ＩＣＩＯ 表,包含 ６０ 个经济体和 ３４ 个

行业。 ＲＣＥＰ 成员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 １０ 国。 前 ５ 个国家及东盟

１０国中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在 ＡＭＮＥ 中可获

取,缺少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等国数据。 计算新加坡投资收益时使用了 ＯＥＣＤ公布的劳动者报

酬数据和跨国公司双边产出数据,利用双边产出权重矩阵将跨国公司增加值中的资本报酬返还到

各个母国,得到跨国公司的投资收益在各经济体间的分配情况。 新加坡各行业的上下游度指数来

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ＵＩＢＥ的 ＧＶＣ数据库。

·４９·
①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ｓｔｉ / ｉｎｄ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ａｍ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ｍ.



四、结果分析

(一)新加坡不同价值链活动及价值链类型

新加坡作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经济高度开放,外来投资在本国经济中发挥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低税率、外资准入开放政策和透明稳定的营商环境等优势使得新加坡吸引了大量跨国公

司在这里设置总部或地区分部,跨国生产和贸易活动高度发达。 根据图 ３ 显示,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内

外资企业增加值总体呈现快速上涨态势,内资企业增加值从 ４５５.５ 亿美元增长到 １,２４０.８ 亿美元,
增幅达到 １７２.４％;外资企业增加值从 ７８８.７ 亿美元增长到 １,７１１.５ 亿美元,增幅为 １１７.０％。 在此

期间外资企业在新加坡 ＧＤＰ 中的占比显著,但呈下降趋势,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６３.４％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８.０％,下降了 ５.４个百分点。 而这种对外高度依赖的特征也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容易受其贸易

伙伴国和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新加坡 ＧＤＰ 下滑了约

３.９％,尤其是外资企业增加值明显下滑,２０１６ 年外资企业增加值为 １,４１３.８ 亿美元,占比下降至

４８.７％。 总体来看,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境内建立的子公司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在

分析新加坡的经济活动情况时,需要考虑到跨国公司投资活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图 ３ 新加坡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增加值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 ＯＥＣＤ－ＡＭＮＥ数据库测算。

新加坡拥有广大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网络,ＧＶＣ 活动高度活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由贸

易港政策加强了新加坡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使得新加坡充分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间,新加坡国内价值链占比仅在 ２０％—２５％左右,传统最终品贸易价值链占比不足

５％,ＧＶＣ活动在 ＧＤＰ 中占比在 ７０％以上。 但从时间趋势上来看,国内价值链的比重有所增长,新
加坡国内生产体系正在逐步发展完善。

根据图 ４和图 ５所示,新加坡的 ＧＶＣ活动主要以投资相关 ＧＶＣ活动为主,贸易相关的 ＧＶＣ活

动的影响较小。 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体,新加坡是全球范围内产品流转的国际贸易枢

纽,主要的贸易方式还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即贸易投资双相关的 ＧＶＣ 活动,２０１６ 年这一活动在

新加坡 ＧＤＰ 中占比为 ２７.９％,远高于纯贸易相关的 ＧＶＣ 活动占比(约为 １２.８％)。 ２００５ 年纯投资

相关 ＧＶＣ活动在 ＧＤＰ 中占比达到 ３４.６％,近年来这一比重下滑了约 １３.１％,２０１６ 年仅占 ２８.８％。
总体来看,投资相关价值链活动(包含纯投资相关 ＧＶＣ 活动和贸易投资双相关 ＧＶＣ 活动)仍然是

·５９·



新加坡生产活动的主要方式(图 ５)。 其中,投资 ＧＶＣ活动主要以上下游为纯外资企业的价值链为

主,２０１６年外资—外资投资 ＧＶＣ活动在新加坡投资 ＧＶＣ活动中占比约为 ６１.５％,新加坡境内外资

企业生产模式主要以上下游外资企业之间的协作发展为主。 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国内的价值链嵌入

程度大概在 ２０％上下,从时间趋势上看这一比重正在不断上升,可见跨国公司与新加坡境内内资

企业之间的关联程度正在逐步加深。 正是由于新加坡开放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在新

加坡境内投资,新加坡的经济和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由跨国公司推动或与跨国公司相关,
形成了新加坡投资驱动型的价值链发展模式。

图 ４ 不同价值链活动在新加坡 ＧＤＰ中的占比

图 ５ 各类投资相关 ＧＶＣ在新加坡 ＧＤＰ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 ＯＥＣＤ－ＡＭＮＥ数据库测算。

(二)新加坡价值链与上下游经济体关系

新加坡高度嵌入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与其上下游经济体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贸易伙伴关

系。 为了对新加坡在不同价值链中的上下游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对新加坡的中间品进出口、增加值

·６９·



进出口和投资往来情况进行了汇总。
１. 中间品贸易分析

据表 ２中新加坡中间品贸易的结果显示,新加坡中间品前五大进口来源地包括美国、日本、印
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其中有 ３ 个国家(日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属于 ＲＣＥＰ 成员国。 美国和日

本是其主要中间品进口来源国,２０１６年新加坡自美国和日本的中间品进口在新加坡中间品总进口

中的占比分别为 １４.５％和 １２.２％,总比重超过了四分之一。 作为新加坡重要的上游中间品供应商,
美新和日新双边贸易对新加坡的生产和贸易有较大影响。 新加坡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

中经济体的中间品进口比重仅在 ５％左右。 然而随着中国和东南亚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逐

渐加深,其在新加坡中间品进口市场上的贡献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与进口不同,新加坡的中间品出

口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包括中国(１３.０％)、马来西亚(６.９％)、印度尼西亚

(６.１％)、韩国(５.６％)。 中国作为新加坡重要的中间品出口地,与新加坡贸易往来密切而且增长迅

速。 ２００５年新加坡对中国的中间品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占新加坡对外中间品进口和出口总额的

２.９％和 １０.９％,到 ２０１６年新加坡对中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增长了 ６０.１亿美元和 １５２.３亿美元,占比

上涨至 ５.０％和 １３.０％。
整体来看,ＲＣＥＰ 成员国在新加坡中间品进出口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虽然新加坡的中

间品进口中来自 ＲＣＥＰ 经济体的占比仅有三分之一,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这一比重上升了约 ５.５ 个百

分点,ＲＣＥＰ 成员国对新加坡中间品进口的影响正在加深。 而新加坡中间品出口到 ＲＣＥＰ 经济体

的占比超过 ５０％,但随着东盟内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这一比重略有下滑,从 ２００５年 ５４.５％下

降至 ２０１６年 ４８.９％。

表 ２ 新加坡前 ５位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构成情况

    年份
进出口地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进
口
来
源
地

非 ＲＣＥＰ ６９.２％ ６６.８％ ６６.２％ ６５.５％ ６６.０％ ６７.７％ ６５.８％ ６６.９％ ６７.２％ ６５.８％ ６４.８％ ６３.７％

美国 １４.９％ １５.２％ １３.９％ １１.９％ １４.４％ １３.９％ １２.７％ １３.１％ １３.５％ １３.０％ １４.６％ １４.５％

印度 ３.５％ ４.３％ ４.３％ ５.６％ ４.７％ ５.７％ ６.６％ ６.１％ ５.６％ ５.２％ ５.１％ ５.５％

ＲＣＥＰ ３０.８％ ３３.２％ ３３.８％ ３４.５％ ３４.０％ ３２.３％ ３４.２％ ３３.１％ ３２.８％ ３４.２％ ３５.２％ ３６.３％

日本 ９.４％ １０.４％ ９.７％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２％ ８.９％ ８.９％ １０.５％ １１.４％ １２.２％

中国 ２.９％ ４.０％ ３.９％ ３.３％ ４.０％ ３.５％ ３.７％ ３.７％ ４.３％ ４.５％ ５.１％ ５.０％

印尼 ３.０％ ３.２％ ２.５％ ２.６％ ３.１％ ２.９％ ４.７％ ４.３％ ４.３％ ４.３％ ３.８％ ４.１％

总进口 ８２４.２ １,００３.８ １,０８９.９ １,３５１.４ １,１８６.５ １,４３１.４ １,７６６.５ １,８７１.６ １,８８５.８ １,９５６.２ １,７２２.５ １,６６６.０

出
口
目
的
地

非 ＲＣＥＰ ４５.５％ ４５.６％ ４８.０％ ４５.６％ ４７.８％ ４８.４％ ４３.９％ ４５.３％ ４６.６％ ４８.３％ ５０.７％ ５１.１％

美国 ６.１％ ７.６％ ７.２％ ６.８％ ７.２％ ５.９％ ５.５％ ５.６％ ５.４％ ５.０％ ５.９％ ６.５％

ＲＣＥＰ ５４.５％ ５４.４％ ５２.０％ ５４.４％ ５２.２％ ５１.６％ ５６.１％ ５４.７％ ５３.４％ ５１.７％ ４９.３％ ４８.９％

中国 １０.９％ １１.３％ ９.５％ ９.９％ ９.２％ １１.５％ １３.２％ １２.２％ １４.１％ １３.８％ １４.０％ １３.０％

马来西亚 ９.８％ ９.４％ ９.４％ ８.１％ ８.３％ ８.３％ ９.０％ ８.３％ ６.９％ ７.１％ ６.９％ ６.９％

印尼 ９.１％ ７.７％ ６.６％ ７.８％ ８.０％ ７.８％ ８.４％ ８.５％ ８.３％ ７.８％ ６.９％ ６.１％

韩国 ５.２％ ５.５％ ５.７％ ６.７％ ６.８％ ５.４％ ６.１％ ５.６％ ５.９％ ５.８％ ４.６％ ５.６％

总出口 ９６２.０ １,１３６.８ １,２８２.４ １,４４７.４ １,３１９.２ １,６７７.１ １,９９５.８ ２,０３９.０ ２,１１１.３ ２,２０２.４ ２,０５８.４ １,９７７.４

  注:总进口和总出口单位为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 ＯＥＣＤ－ＡＭＮＥ数据库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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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ＧＶＣ贸易分析

进一步,本文对新加坡 ＧＶＣ贸易的主要增加值进口来源地和增加值出口目的地进行统计,分析

新加坡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的上下游贸易伙伴关系。 通过对新加坡 ＧＶＣ活动的后向分解

(表 ３),可以发现新加坡价值链的上游地区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和日韩等发达经济体,２０１６年在新

加坡总增加值进口中占比分别为 １８.２％、２０.５％和 １３.６％,总和超过了新加坡增加值进口的一半。 与中

间品进口结果类似,美国和日本是新加坡最主要的价值链上游国家(１９.２％和 １０.６％),为新加坡提供

了大量的上游产品。 根据新加坡前向 ＧＶＣ活动分解结果,可以发现新加坡价值链下游地区主要为亚

太区域内伙伴国,尤其中国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全球价值链活动下游经济体(１３.５％)。
聚焦到新加坡与 ＲＣＥＰ 伙伴国之间的价值链活动情况,可以发现近年来新加坡的价值链关系

有所改变。 早期新加坡倾向于与西欧、北美等发达地区建立起密切的价值链联系,构建“东亚生

产、欧美消费”的发展模式。 然而,在部分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威胁下,这种

传统发展模式面临转型压力。 东亚区域价值链体系则逐渐发展和完善,区域内部建立了一系列合

作机制,使新加坡与 ＲＣＥＰ 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价值链关系越来越密切。 ２０１６年,新加坡接近 ４１.３％
的增加值出口是由其他 ＲＣＥＰ 经济体(包括中国、日韩、东盟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拉动的。
新加坡作为区域内主要的上游经济体,为东南亚区域价值链提供了大量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中间品,
加强了区域内产业链接,促进东南亚区域内循环持续增长。

表 ３ 新加坡参与的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上下游经济体

    年份
上下游地区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ＧＶＣ
上游
地区

非 ＲＣＥＰ ６７.３％ ６７.７％ ６５.５％ ６５.８％ ６６.９％ ６７.３％ ６６.４％ ６６.５％ ６８.８％ ６７.４％ ６５.３％ ６４.９％

西欧 ２０.７％ ２０.１％ １９.８％ １８.６％ ２０.５％ １８.２％ １７.８％ １６.１％ １７.５％ １７.３％ １７.５％ １８.２％

北美 ２１.６％ ２４.０％ ２１.１％ １８.７％ ２０.４％ ２０.０％ １８.２％ １９.０％ ２１.０％ ２０.２％ ２１.５％ ２０.５％

ＲＣＥＰ ３２.７％ ３２.３％ ３４.５％ ３４.２％ ３３.１％ ３２.７％ ３３.６％ ３３.５％ ３１.２％ ３２.６％ ３４.７％ ３５.１％

日韩 １２.２％ １２.４％ １３.９％ １３.６％ １１.５％ １１.９％ １１.４％ １１.６％ １０.１％ １１.６％ １２.２％ １３.６％

中国 ３.９％ ４.２％ ４.７％ ４.８％ ５.０％ ４.８％ ５.４％ ５.７％ ５.３％ ５.５％ ６.９％ ６.７％

东盟 １２.５％ １２.２％ １２.４％ １２.２％ １３.２％ １２.６％ １３.１％ １２.７％ １２.４％ １２.２％ １２.５％ １１.７％

增加值进口 ４３３.２ ５１７.５ ５９３.４ ７９１.８ ７０５.３ ８１７.２ ９３１.９ １,０３４.２ １,０８０.０ １,０６２.５ ９８１.７ ９９５.７

ＧＶＣ
下游
地区

非 ＲＣＥＰ ６３.３％ ６３.０％ ６３.７％ ５９.７％ ６０.２％ ５９.４％ ５６.３％ ５７.０％ ５６.９％ ５７.５％ ５８.２％ ５８.７％

西欧 ２０.６％ １８.３％ １９.２％ １８.７％ １７.１％ １７.２％ １６.２％ １６.６％ １６.７％ １８.０％ １６.６％ １７.５％

北美 ２０.３％ ２０.９％ １９.３％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４.８％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２.５％ １２.３％ １４.１％ １３.７％

ＲＣＥＰ ３６.７％ ３７.０％ ３６.３％ ４０.３％ ３９.８％ ４０.６％ ４３.７％ ４３.０％ ４３.１％ ４２.５％ ４１.８％ ４１.３％

日韩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１.９％ １２.４％ １０.９％ １１.５％ １１.０％ １１.４％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２％ １０.１％

中国 ８.１％ ７.９％ ７.８％ ８.５％ ９.４％ １１.３％ １３.０％ １２.３％ １３.９％ １４.１％ １４.３％ １３.５％

东盟 １２.４％ １２.９％ １２.６％ １５.１％ １４.９％ １３.９％ １４.４％ １４.３％ １４.０％ １３.５％ １３.４％ １３.６％

增加值出口 ８０３.９ ９５０.２ １,１２８.９ １,１８６.６ １,１６０.０ １,４５５.１ １,６７７.２ １,７０７.９ １,７７６.５ １,８２４.３ １,７５５.２ １,７４６.９

  注:增加值进口和增加值出口单位为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 ＯＥＣＤ－ＡＭＮＥ数据库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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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投资结构分析

由于新加坡的价值链活动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因此在考察新加坡价值链上下游关系时,除了

需要总结与主要伙伴国之间贸易往来情况,更需要关注新加坡对外投资及境内 ＦＤＩ 的结构。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新加坡对外投资和外来投资收益总体呈现上涨趋势,ＦＤＩ 和 ＯＤＩ 收益分别增加了

３６９.５亿美元和 ２６１.１亿美元,新加坡与伙伴国之间的跨国投资收益是核算新加坡参与国际生产分

工所获取的收入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部分。
图 ６和图 ７分别展示了新加坡境内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收益和新加坡对外投资(ＯＤＩ)收益变

动趋势和结构,结合图 ６和图 ７可以发现新加坡境内跨国公司母国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韩等

发达地区,而新加坡对外投资则更多流向中国、东盟和其他 ＲＣＥＰ 成员国。 从投资来源角度,２０１６
年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境内超过 ５０％的投资收益被北美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所攫取,另外有 ２５.２％和

１８.９％的投资收益被西欧和日韩所获得,但新加坡境内跨国公司增加值出口至北美、西欧和日韩的

比重仅有 ４１.３％,可见现有框架下新加坡与其伙伴国之间的价值链活动所产生的价值分配并不合

理,扭曲了现实的利益分配情况。 从投资去向角度看,新加坡对中国和东盟以及其他 ＲＣＥＰ 经济体

的投资收益在新加坡对外投资收益总额中的占比显著,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６４.９％,但近年来受到全球经

济衰退的影响,该比重大幅度下滑(２０１６年为 ３７.９％),新加坡转而对西欧经济体(主要是法国和意

大利)进行投资。 自 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

投资往来也日益密切,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新加坡对中国投资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至 ２０１４ 年新加坡对

中国投资收益达到 １５３.２亿美元,在新加坡对外投资收益中占比 ３０.８％,中国正在成为新加坡重要

的对外投资目的国。

图 ６ 新加坡境内外资企业投资收益及其不同母国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 ＯＥＣＤ的 ＡＭＮＥ数据库,劳动者报酬和跨国公司双边产出数据测算

(三)新加坡代表性行业价值链分析

１.不同行业增加值贸易及价值链位置

在具体的行业层面,对增加值视角下新加坡各部门对外贸易情况进行讨论是有益的。 根据图

８所示,新加坡对外进出口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制造业领域主要的出口部门高度

集中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和化工医药产品两大类;进口部门则主要包括焦炭和精炼石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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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工医药和其他运输设备。 服务业主要出口部门为批发零售、金融和保险活动;服务业主要进

口部门包括其他商业服务、房地产活动以及金融和保险活动。

图 ７ 新加坡对外投资收益及其不同东道国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 ＯＥＣＤ的 ＡＭＮＥ数据库,劳动者报酬和跨国公司双边产出数据测算

图 ８ ２０１６年新加坡各行业增加值进出口

资料来源:根据 ＯＥＣＤ的 ＡＭＮＥ数据库测算。

这里结合新加坡和其他主要 ＲＣＥＰ 成员国各行业的价值链上下游度指数,考察新加坡主要进

出口行业的价值链位置。 从表 ４新加坡(和其他经济体)主要进出口行业上游度和下游度指数,可
以发现新加坡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金融和保险活动和电信行业,以及制造业中的化工和医药产

品和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相对位于价值链上游;而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其他运输设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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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制造则相对位于价值链下游。 以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为例,新加坡位于欧美等发达经济

体下游,位于中国、越南、泰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上游,说明新加坡作为全球后端半导体设备的主要市

场之一,在全球计算机设备产业链上位于上游核心零部件供应端。

表 ４ 新加坡主要进出口行业上游度和下游度指数(２０１５)

行业
上游度指数

新加坡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中国 越南 泰国 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

石油加工 ３.０６ ２.１７ ２.３９ ２.６２ ３.８０ ３.６２ ３.１３ ２.５４ ３.０９ ３.０４
化工医药 ３.１５ ２.０２ ２.３５ ２.７２ ３.４８ ３.４４ ３.２８ ２.６３ ２.８２ ３.５３
电子光学 ２.６２ ２.１２ １.９７ ２.２０ ２.８５ ２.４７ ２.６０ ２.６３ １.８０ ２.７８

其他运输设备 ２.６１ １.４３ １.４９ １.６０ １.６９ １.４９ １.３７ １.５３ １.３５ １.８２
批发零售 ３.３６ １.８３ ２.１０ ２.３２ ２.９１ ２.６１ ２.４９ ２.１６ ２.１５ ２.７６
运输储存 ３.０４ １.９９ ２.０８ ２.０３ ２.８９ ２.５６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２５ ２.４８

电信 ３.１１ ２.０６ １.６６ １.９０ ２.３５ １.８８ １.３６ ２.４４ ２.１１ １.７３
金融保险 ３.３１ ２.２６ ２.３４ １.９５ ３.０１ ２.７３ ２.８２ ２.４５ ２.４５ ２.４８
房地产 ２.２４ １.６４ １.２３ １.２５ １.４５ １.４１ １.６５ １.２６ １.５４ １.２６

商业服务 ３.０７ ２.４３ ２.５２ ２.３４ ３.００ ２.２９ ２.１８ ２.４２ ２.１２ ２.５４
下游度指数

石油加工 ２.９５ ２.０４ ２.３７ ２.５７ ２.８４ ３.２６ ２.５３ ２.３８ ２.２６ ２.６３
化工医药 ２.９２ １.９８ ２.３１ ２.３７ ３.０１ ３.１３ ２.６０ ２.４１ ２.２２ ２.８９
电子光学 ２.７２ １.５５ ２.２７ ２.２７ ３.２７ ３.１７ ２.８５ ２.３７ ２.８１ ３.２１

其他运输设备 ２.８８ ２.２６ ２.２７ ２.６０ ３.１６ ３.３４ ２.８３ ２.５５ ３.３３ ３.１２
批发零售 ２.１９ １.６５ １.７１ １.６８ １.９２ ２.２３ １.８６ １.７１ １.５４ １.８３
运输储存 ２.７６ １.９０ １.９８ １.８２ ２.３４ ２.８１ ２.５６ ２.０６ ２.１１ ２.６７

电信 ２.３６ ２.０６ １.８２ ２.００ １.６６ ２.９８ ２.１２ １.８９ １.６８ ２.６５
金融保险 １.９３ １.７３ １.７７ １.６２ １.４１ ２.１８ １.７０ １.６０ １.６４ １.９５
房地产 １.７０ １.４５ １.４２ １.３７ １.４６ １.８７ １.７７ １.３５ １.２０ １.６８

商业服务 ２.０６ １.６８ １.６４ １.６６ ２.３４ ２.３３ ２.２７ １.７０ １.５６ ２.１７
  资料来源:根据 ＵＩＢＥ的 ＧＶＣ数据库整理得到。

２. 代表性行业价值链活动、价值链类型和竞争优势分析

而对于不同行业来说,由于行业自身性质的差异,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类型也有所不同。
我们选取了代表性的两个制造业部门“化工医药”“计算机及电子光学设备制造”和两个服务业部

门“批发零售”“金融和保险活动”进行分析(图 ９)。 新加坡高技术制造业中化工医药和计算机及

电子光学设备部门的增加值基本全部是由投资相关的 ＧＶＣ活动和贸易投资双相关 ＧＶＣ 活动产生

的,贸易相关的 ＧＶＣ活动和非 ＧＶＣ活动产生的增加值微乎其微,且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境内的该行

业投资活动主要以纯外资企业价值链为主,属于典型的外资驱动型价值链。 其中,化工医药部门外

资企业嵌入国内价值链活动更为明显,外资—内资投资 ＧＶＣ 活动和内资—外资投资 ＧＶＣ 活动在

行业 ＧＤＰ 中的占比达到 ２１.３％。 而服务业则呈现不同的特征。 新加坡批发零售业主要以 ＧＶＣ 活

动为主,在 ２０１４年之前投资活动占据主导,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的贸易 ＧＶＣ活动有所上升,２０１６年的

纯贸易 ＧＶＣ已经超过了纯投资 ＧＶＣ的占比。 新加坡的批发零售业中外资企业会在上游对本地企

业形成供应关系,同时在下游端对本地企业产品形成需求,在价值链两端深度嵌入国内价值链体

系。 而金融和保险活动始终以投资 ＧＶＣ 活动为主导,跨国公司作为上游端嵌入新加坡境内价值

链,许多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商业咨询公司通过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为下游各部门

的内资企业提供商业和金融服务。
·１０１·



图 ９ 新加坡代表性部门不同价值链活动及投资 ＧＶＣ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 ＯＥＣＤ的 ＡＭＮＥ数据库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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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 ４个代表性部门的不同价值链活动占比,可以发现这些部门的价值链活动都属于投

资驱动型,为了反映外资企业在这些部门中的竞争力水平,对化工医药、计算机及电子光学设备、批
发零售、金融和保险活动进行比较优势分析(表 ５)。 从与 ＦＤＩ相关的价值链活动来看,新加坡计算

机及电子光学设备市场上外资企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２０１６ 年在投资相关 ＧＶＣ 上和贸易投资

双相关 ＧＶＣ上 ＲＣＡ指数分别达到 ２.８９ 和 ２.２５。 而化工医药的竞争力水平也相对较高,在投资相

关 ＧＶＣ上和贸易投资双相关 ＧＶＣ上的 ＲＣＡ指数始终大于 １。 而在时间趋势上,这两个制造业部

门的竞争力水平总体均呈现下降趋势。 服务业中金融和保险活动具有比较优势,且竞争力水平持

续上升。 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间,在仅与投资相关的价值链中新加坡批发零售业外资企业经历了比较

劣势—比较优势—比较劣势的发展过程,２０１６年 ＲＣＡ指数仅为 ０.６７,在投资价值链上不具备竞争

优势;而在贸易投资双相关的价值链中外资企业则始终处于比较优势地位,２０１６ 年 ＲＣＡ 指数为

１.６７,可见新加坡批发零售部门中的外资企业以贸易方式融入 ＧＶＣ 更能发挥其竞争优势,如图 ９
所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批发零售业价值链类型从纯投资 ＧＶＣ 主导向纯贸易 ＧＶＣ 主导的转变也反映

了这一趋势。

表 ５ 新加坡代表性行业与投资相关的 ＲＣＡ指数

年份

纯投资 ＧＶＣ 贸易和投资双相关 ＧＶＣ

化工
医药

计算机及电
子光学设备

批发
零售

金融和
保险活动

化工
医药

计算机及电
子光学设备

批发
零售

金融和
保险活动

２００５ １.４６ ４.１３ ０.７８ １.３０ １.６１ ３.１５ １.８５ １.８６

２００６ １.０５ ３.６９ １.２６ １.３５ １.４１ ２.８９ ２.１５ １.８９

２００７ １.１４ ３.６６ １.１１ １.３４ １.５７ ２.７８ １.９４ ２.０７

２００８ １.２２ ４.２２ １.３１ １.２７ １.５６ ３.２３ ２.２１ １.９５

２００９ １.１２ ４.０４ １.５８ １.１１ １.３６ ３.３７ ２.０４ １.９９

２０１０ １.２５ ４.４０ ０.９５ １.２３ １.５９ ３.１０ ２.３３ １.８３

２０１１ １.５０ ２.９９ １.０７ １.４３ １.７０ ２.５２ ２.４５ ２.０８

２０１２ １.５２ ３.２８ １.０３ １.３４ １.８０ ２.４２ ２.４７ ２.０９

２０１３ １.１４ ３.１６ １.０２ １.４５ １.５９ ２.４５ ２.３８ ２.４４

２０１４ １.２６ ３.０８ ０.７６ １.５１ １.７５ ２.６１ １.７９ ２.５９

２０１５ １.２１ ２.８６ ０.７５ １.５８ １.５１ ２.２０ １.７２ ２.４７

２０１６ １.３１ ２.８９ ０.６７ １.６７ １.５６ ２.２５ １.６７ ２.４７

  资料来源:根据 ＯＥＣＤ的 ＡＭＮＥ数据库测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加坡是东盟的重要成员国之一,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主要成员,探究新

加坡经济发展模式对东南亚区域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加坡拥有全

面开放的外资引进政策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新加坡市场,成为新加

坡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新加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但典型的外向

型经济使得新加坡高度依赖周边市场,深度嵌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体系,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形

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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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在新的生产分解框架下对新加坡总体和行业层面的不同价值链活

动,以及贸易和投资角度下的上下游主要经济体进行了测算和分析。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１)新
加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高度活跃,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 ＧＶＣ。 (２)新加坡的投资相关 ＧＶＣ 活动主

要通过上下游均为跨国公司的生产模式进行,目前跨国公司在其国内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尚浅,但
正在逐步加深。 (３)新加坡贸易和投资的上游经济体均集中在西欧、北美和日韩等发达地区,下游

经济体则主要集中在中国、东盟和其他 ＲＣＥＰ 成员国;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推进和发展,
中国逐渐成为新加坡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４)在行业层面,新加坡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服

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以化工医药、计算机及电子光学设备、批发零售和金融和保险活动部门为例,
上述部门都以投资驱动型的价值链活动为主导,外资企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对新加坡价值链活动和贸易投资伙伴关系的研究,为 ＲＣＥＰ 框架下中国和新加坡的进一步合

作提供了新思路。
从新加坡角度看:一是要确立“贸易＋投资”的双引擎经济发展模式,提升自身条件,保持对外

资的强劲吸引力。 目前出口导向型战略仍然是新加坡根据国情全面制定并有效实施的重要发展战

略,但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正逐步从产业链的全球化水平分工转向区域化生产,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

全球价值链完整性的影响,会使得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受到极大冲击。 同时,全球公司税的改制(要
求大型的跨国企业必须向所经营的市场支付至少 １５％的税收),对新加坡经济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了维持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新加坡政府需要依据现实情况积极进行调整,努力提升劳动力水

平、基础设施质量、区域贸易投资的连通性和整体商业环境,推动新加坡转型成为更加有吸引力的

贸易与投资枢纽。 二是要优化境内外资企业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优势产业的竞争力水平。 高

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已经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新加坡需要在产品和服务竞争中进一步

强化自身优势,确立优势产业在价值链中的高端位置,增强在全球和区域市场上的竞争力。 三是要

在保持经济高度开放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区域内产业链融合。 在新加坡的对外经贸

关系中,上游端高度依赖于欧、美、日市场,产业链的区域自主性较为薄弱,受区域外经济波动的影

响较大,而随着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和 ＲＣＥＰ 协议的实施,新加坡与欧美等地区的经济合作或许

会转向周边经济体及 ＲＣＥＰ 成员国。
从中国角度看,东南亚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２０２０ 年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 无论是在中间品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市场上,中新双边贸易都显著增长。 尤其是

在出口市场上,中国作为新加坡主要的价值链下游地区,新加坡生产的大量产品会运往中国进行下

一步生产或加工组装。 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强互补性为中新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①。
ＲＣＥＰ 实施后,中国应在生产、贸易、投资三个环节,持续深化与新加坡之间的经贸往来及合作。 第

一,在生产领域,由于中国目前仍处于新加坡产品价值链的下游地位,故应借助 ＲＣＥＰ 重塑区域生

产网络的良好契机,结合我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深入思考“怎样的区域价值链更有利

于自身发展”、“如何处理与 ＲＣＥＰ 伙伴国之间的价值链关系”、“如何融入 ＲＣＥＰ 区域价值链体系”
等问题,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高端制造业)为抓手,主动谋求区域价值链地位攀升。 第二,在贸

易领域,ＲＣＥＰ 规则将大大提升区域成员间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中方可依托迄今建立的 ２１ 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新加坡为合作对象,先行先试,对接 ＲＣＥＰ 规则,建设更多促进贸易投资的公共

服务平台,全面拓展与新加坡乃至 ＲＣＥＰ 东盟成员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结构。 第三,在投

资领域,中国一方面要落实 ＲＣＥＰ 规则,持续改善自身营商环境,吸引更多 ＲＣＥＰ 成员包括新加坡

·４０１·

① 闵晓莹:《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与双边产业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山东纺织经济》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第
７－１１页。



的企业选择来华投资,另一方面更需优化我国对外投资结构,加大我国企业对海外高技术行业、数
字经济领域、绿色产业的投资力度,同时以投资带动贸易,探索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新路径,推
动中国与新加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投资合作,实现中新两国在亚太地区合作中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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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ＣＥＰ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Ｚｈｕａｎｇ Ｒｕｉ１, Ｇｕｏ Ｘｕｅｆａｎ２, Ｚｈｕ Ｋｕｎｆｕ３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ＵＩＢ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ＵＩＢ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ＥＡＮ)ａｎｄ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ｍ-
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ＲＣＥＰ),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ＤＩ)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ｒｉｖ-
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 ＧＶ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ＦＤＩ. ＦＤＩ－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Ｖ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ｓ ｉｎ ＲＣＥＰ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ｂ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ＣＥＰ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ＣＥＰ,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ＤＩ－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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